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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 游牧于西北的卫拉特蒙古共分准噶尔 、土尔扈特 、杜尔伯特 、和碩特 四部 。 由 于草场引

发部族纷争 其中 的土尔扈特部落选择了逐水草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定居 。 百余年后 土尔扈特蒙古在其首领渥 巴

锡的带领下 历经归途的战尘 ，于乾隆三十六年 举部东归 。 清廷极为关注和重视土尔扈特部众 ，对历尽艰辛 回

归故土的土尔扈特部众抚恤接济 指地安置 ，并安排土尔扈特首领前往避暑 山庄朝觐和派人赴藏熬茶 。 就土尔扈特

派人赴藏熬茶一事 请廷在土尔扈特回归后的第一时间 即有安排 只是 由于 以往所发掘史料的不足和研究侧重点 的

不同 土尔悤特赴藏熬茶之事一直被忽略到现在 ， 以至于形成历史研究的空 白 。 我们知道 土尔扈特蒙古与其他蒙古

一样 信奉藏传佛教 ，在所进行的各种佛事活动中 ，熬茶是一项极其重要 的环节和 内容 。 在此所讲熬茶是指信徒在佛

教寺皖熬茶布施 ，喇嘛则为之念经祈福 。 根据 目前攀握的档案文献史料 到嘉庆末年为止 东归之后 的霉博克赛里土

尔扈特蒙古参与 的有规模 、有组织的赴藏熬茶活动共有七次 ，本文谨对其七次赴藏熬茶活动试作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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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霍博克赛里即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 自治县 ，位于新疆北部 ，清乾隆三十六年 土尔扈

特蒙古东归后 ，亲王策伯克多尔济的部众被安置于此 ，其后人至今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 。 在清代档

案文献中 ，称这部分土尔扈特蒙古为
“

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
”

或
“

塔尔巴哈台土尔扈特
”

。 我们知道 ，土

尔扈特蒙古与其他蒙古族一样 ，信奉藏传佛教 ，在所进行的各种佛事活动中 ，熬茶是一项极其重要 的

环节和内容 。 熬茶作为在藏传佛教寺庙发放布施的一种宗教仪式 ，在清代通常是 由 熬茶者 向众喇嘛

发放金银等物品 ，众喇嘛则为之讽经祈福 。 根据 目前掌握的档案文献史料 ，东归之后的霍博克赛里土

尔扈特蒙古 到嘉庆末年为止 ，所参与的有规模 、有组织的赴藏熬茶活动共有七次 ，其中顺利人藏熬茶

的有四次 搁浅或半道折回 的有三次 本文谨对其七次赴藏熬茶活动试作探析 。

一

、土尔扈特兼古东归前的赴藏熬茶活动

清代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并非始 自 东归之后 ，其最早的赴藏熬茶活动 当溯至清人关不久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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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根据国外史料考证 顺治三年 ，土尔扈特首领书库尔岱青亲 自返 回西藏拜见五世达赖 嘛

和 四世班禅额尔德尼 ，被五世达赖 嘛封为土尔扈特部落的
“

汗
”

。 顺治十五年 （ 书库尔岱青再

次赴藏礼佛 ，拜见五世达赖喇嘛和 四世班禅额尔德尼 ， 以取得藏传佛教对土尔扈特部落的支持 。 书库

尔岱青赴藏熬茶这一历史 ，据《清高宗实录 》载《御制土尔扈特部纪略 》记述 ：

“

和鄂尔勒克 因率其子书

库尔岱青等至俄罗斯之额济勒地 ，其时阿玉奇 尚在襁褓 ， 因 留 巴 图鲁浑台吉处 ，后书库尔岱青往西藏

而 回 ，遂 向浑台吉索阿玉奇归俄罗斯 。 巴 图鲁浑台吉为阿玉奇之外祖 ， 以时代计之适相当 。

”

这段史料

形成的背景是 ，土尔扈特人众回归之当年 ，其首领渥巴锡一行前往热河的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 ，九月

初八 日 行至伊锦霍洛 口行营遇见正在此处狩猎的乾隆帝 ，此后一路随围观猎 ，直至避暑山庄 。 在渥巴

锡一行前去觐见乾隆帝的途中 ， 清廷所派护送大臣详细询问其部落史 、家族史 发现 以前对土尔扈特

部落的 了解不仅不全面 ，甚至有错误 ， 因此在 《御制土尔扈特部纪略 》记述其世系之详 。 也就是说 ， 《御

制土尔扈特部纪略 》之记述还是有其可信之处 ， 因为这段史料是在渥 巴锡等人亲 自讲述的基础上形成

的 。 这段史料印证了外文史料中所述书库尔岱青赴藏熬茶确有其事 ，也证明 了阿玉奇少年时代是在

准噶尔部度过的 。 正因为这些渊源关系 ，在阿玉奇执政期间 ，虽然有准噶尔部策妄阿嘛布坦的阻挠 ，

阿玉奇还是频繁派人到西藏礼佛熬茶 ，次数竟达八次之多 。 其后的执政者顶住俄罗斯要求土尔扈特

部落畈依东正教的压力 ，仍于赴藏熬茶之事积极努力 ，派使到西藏熬茶 。 策凌敦多克执政后 ，所派熬

茶使经清廷允许并派员护送下 ，于雍正九年 到 四川泰宁拜见在此暂住的七世达赖喇嘛 ，请封策

凌敦多克以名号 ，如愿以偿 。 次年土尔扈特熬茶使抵藏熬茶 ，归途又在西宁停留熬茶 。 土尔扈特此次

熬茶 ，是清代档案中可 以查到 的最早的过程较为详细的一次 ，顺治 、康熙年间的土尔扈特赴藏熬茶 ，偶

见有零星档案 。

身处异域的土尔扈特的赴藏熬茶活动 ，会因种种 因素而搁浅 ，乾隆四年 九月 初八 日 ，就土

尔扈特赴藏熬茶并派幼童 人前往学习经典之请 ，乾隆帝谕理藩院 ：

“

从前土尔扈特汗曾奏请往西藏

煎茶行走 ，今土尔扈特虽为鄂罗斯 即俄罗斯
——

引者注 属下 ，犹然敬奉佛教 ，远道前来呈请恳令伊

等往藏内煎茶等语 ，若竟不许其前往 ，不但有碍于中 国与鄂罗斯定界以来和好之道 ，而其情亦属可悯 。

但土尔扈特系鄂罗斯所属 ，异 国之人欲令十数幼童往藏 内居住习经 ，且鄂罗斯之人其教本异 ，从前并

未往藏内行走 。 此二节 ，则断不可行 ，若鄂罗斯哈屯汗止令土尔扈特遣人往藏煎茶 ，彼处之萨纳特衙

门亦必有咨文呈请理藩院 ，则土尔扈特虽系鄂罗斯属下 ，朕因和好之故 ，亦必允其所请矣 。 现今鄂罗

斯萨纳特衙门 ，虽给与土尔扈特使臣路引 文凭 ，并未咨行理藩院 俟行文到 日 ，另议具奏 。

”

从中不难

看出 ，土尔扈特赴藏熬茶 向 已有之 ，但这次问题出在俄罗斯管辖下的土尔扈特请准 名幼童住在西

藏习经 ，且其使团中有俄罗斯人 ，俄罗斯教本不同 ，清廷不可能允许俄罗斯人随团入藏 。 如果从当时

的历史大环境分析 ，此时的清廷正在与西北的准噶尔蒙古谈判划界 ， 噶尔丹策零以五世班禅额尔德尼

圆寂需作佛事并为噶尔丹策零之父 已故策妄阿 布坦熬茶为 由 奏请乾隆帝准许遣使入藏 ，乾隆帝已

经答应了准噶尔蒙古可派 人进藏 ，并且为此筹办的事项极为繁多 ，单从精力 、经济上考虑清廷也

不可能让两支熬茶使团 同时进藏 ，况且准噶尔蒙古与土尔扈特蒙古间原本存在矛盾 因此从安全上考

虑 ，清廷也不想有节外生枝的事 ，故而土尔扈特赴藏熬茶的请求 ，其后俄罗斯萨纳特衙门虽曾咨文理

藩院 ，仍被拒绝 。

随着清廷统一天山南北 ， 同样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提出 的入藏熬茶请求 ， 即获得了允准 。 乾隆二

十一年 五月 十一 日 ，乾隆帝对军机大臣等讲
“

据土尔扈特敦多布达什奏请差人赴藏一折 ，著寄

知麒麟保 ，査照从前谕 旨 ，如止系土尔扈特遣人前来 ，

一面奏闻 ，

一面带领来京 ，沿途准与蒙古人等交

① 《清高宗实录 》卷 第 页 ，乾隆四年九月 壬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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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 倘仍带俄罗斯同往 ，须谕以俄罗斯不应赴藏 ， 即行停止 ，并谕令土谢图 汗延丕勒多尔济遵照办

理 。

”

从乾隆帝这道谕 旨来看 ，清廷除仍然坚持不准俄罗斯人随团入藏外 ，对土尔扈特熬茶使的政策

则相当宽松 ，不仅准其进京 ，还允许沿途与蒙古人交易 。 当年九月 ，土尔扈特熬茶使吹扎布一行到达

时 ，乾隆帝正在木兰秋称 ，乾隆帝先在行幄召见吹扎布等 而后带至避暑山庄多次宴赏 其间吹扎布等

请求人藏熬茶 ，乾隆帝派乾清门侍卫傅景护送到藏 ，不巧的是正在筹办熬茶间 ，七世达赖喇嘛圆寂 ，乾

隆帝遂令吹扎布一行先往后藏 ， 于次年返 回前藏熬茶 ，至 四月 事毕离藏返 回 。

二
、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的赴藏熬茶活动

正是有上述渊源关系 ， 当乾隆帝听闻土尔扈特蒙古 回归 ， 即降谕 旨
“

观策伯克多尔济所派格隆讷

木库 巴勒珠尔 ，格隆乃喇嘛也 ，彼等 尚异于俄罗斯 。 俄罗斯并不尊奉黄教 ，故不准厄鲁特等 自 由推行

黄教 。 按我大国之例 ，凡来归各部人众 ，断不令改其原教 ，彼等若请赴西藏熬茶 ，亦不阻止其愿望 。 今

西藏皆为我域 ，达赖喇嘛 、班禅额尔德尼均住于彼 。 若论黄教 ，再无比其更为尊贵者
”

。
② 就是说 ， 乾

隆帝很清楚土尔扈特之所以来归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教与俄罗斯不同 ，来归之后必然要提出

赴藏熬茶 ， 因此尽管土尔扈特来归之初各项安置和接济事宜极为繁杂 ，但还是在第一时间谕令筹办安

排土尔扈特进藏熬茶之事宜 。

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的赴藏熬茶活动 ，第一次成行是在乾隆三十七年 。 这年 ，土尔扈

特汗渥 巴锡向伊犁将军舒赫德表达了打算派喇嘛等赴藏拜谒达赖喇嘛的心愿 ，舒赫德立即上奏 ，获得

乾隆帝允准 ，并确定了行进路线 、经费支出 、前往人数 。 土尔扈特熬茶人等先 由各 自 之游牧地分别启

行 ，于当年十月 底到哈密汇合 ，然后一起进京 再在理藩院所派官员 的陪 同下 由北京经陕西 、 四川进

藏 ，返程则经宝鸡等地回到哈密 ，再 由 哈密分别返 回各 自 之游牧地 。 其经费经舒赫德奏请官为办理 ，

奉 旨允准 ，故
“

由游牧至哈密 自备资斧而行 ， 由哈密去往京城时 ，官为办理 ，渥巴锡所遣之人 ， 皆 四人合

给官车一辆 ，其所食 口 粮 ，按照 回子伯克随从人员 之例拨给遣往京城 ，交付理藩院核定办理遣往西

藏 。

” ③此次土尔扈特各部起先派 了 人 ，但沿途及于京城 出痘亡故者 人 、 因病留于京城者一人 ，

共有 人不能成行 ， 只有
“

其余二十五人 ，连同 已故雅兰丕勒 、罗布桑扎勒散之沙弥格敦等六人在 内 ，

共三十一人 ，派理藩院章京一员 、笔帖式一名 ， 率领催二名伴送至藏 。

”

理藩院笔帖式富克精额带此

人到藏后 ，在藏及返 回途中又病故 人 因而实际返至哈密的只有 人 ， 人中 人为土尔扈特

各部原派之人 ，其详细情况可见于哈密办事大臣明起所报之名单
“

土尔扈特汗渥巴锡所派之人五名 ，

扎木 巴格隆 、扎木 巴赞布 、罗布藏济木巴 、章喀齐巴 、萨木坦 ； 贝 子恭坦所派之人一名 ，沙喇毕格隆 ；公

拜济玴所派之人一名 ，劳藏吹喇克 ； 台吉博罗哈什哈所派之人
一名 ， 巴勒珠尔格隆 ；亲王策伯克多尔济

所派之人一名 ，阿拉西 ； 台吉奇哩布所派之人
一

名 ，翠鲁克格隆 ； 台吉阿克萨哈勒所派之人一名 ， 昭齐

格隆 贝勒默们图所派之人二名 ，西喇布格粗勒 、噶绷 贝 子奇布腾所派之人五名 ，沙喇布 、策木布勒 、

莫罗木 、 曲鲁木 、夏喇布 ； 台吉舍楞德勒格所派之人四名 ，斋桑卓特巴 、吹喇克 、卓特巴 、达布克依 ； 贝勒

恭格所派之人二名 ，噶绷依西 、诺尔布扎木苏 。

”⑤此次土尔扈特各部原派 人 中 ，据明起所报名单 ，

返至哈密的策伯克多尔济之属下有 人 ， 即所列亲王策伯克多尔济所派之阿拉西和策伯克多尔济之

① 《清高宗实录 》卷 第 页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 戊寅 。

② 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以下简称一史馆 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 初三 日 钦差大 臣 色布腾 巴勒

珠尔奏折 。

③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 十三 日 哈密办事大臣 明起奏折 。

④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 十三 日 哈密办事大臣 明起奏折 。

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 十三 日 哈密办事大臣 明起奏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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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奇哩布所派之翠鲁克格隆 、阿克萨哈勒所派之昭齐格隆 ，而实际上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原曾派

有五人 ，其中二人因 出痘亡故 。 此次土尔扈特熬茶 ，所有行程历时一年有余 ， 于乾隆三十九年

三月 初五 日抵达哈密后分别返 回各 自之游牧地 。

此后的二十年间 ，土尔扈特蒙古便未再派人赴藏 直至乾隆五十六年 伊犁将军保宁到霍博

克赛里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游牧时 ，车凌乌 巴什等当面恳请准许派人赴藏熬茶 此后又再多次呈

请 故经保宁具奏允准其请 ，但次年派出 的熬茶人等 因廓尔喀入侵西藏而中途返回 。 不久西藏战事结

束 乾隆帝即 以
“

武功 已竣 ，西藏业 已永久无事 ，相应将此交付保宁等 ，彼等若情愿前去熬茶 此间选

人 ，彼等何时前往 ， 即随其便遣往 。

”①乾隆五十八年 初 ，

“

土尔扈特汗霍绍齐 、亲王车凌乌 巴什 、

郡王车凌德勒克 、 贝 勒默们图 ，和硕特贝勒特恩特克等所派之人及堪布喇嘛等所遣喇嘛等
”

， 在伊犁

将军保宁所派满洲佐领奈尔图等照料下 ，于四月 二十 日前后 由 哈密起程 ，西宁办事大臣特克慎派通事

往迎 ，于六月 二十六 日 护送至西宁 随后在西宁采办行粮 ，并在附近寺庙熬茶月余 ，七月底 由西宁办事

大臣特克慎派通事 、蒙古兵护送 ，于九月 初通过青海西界多伦 巴 图尔 ，十月 抵达西藏 ，拜谒八世达赖喇

嘛 、七世班禅额尔德尼进献礼物 ，在各寺庙熬茶布施 。 在藏五个月 之后 ，熬茶人等 由驻藏大臣拨给骑

驮之牲畜及盘费 ，并派兵偕同奈尔图及其所带满洲兵四名护送 ， 于三月 二十二 日 由藏启程前往多伦巴

图尔 。 西宁办事大臣接到驻藏大臣咨文告知 ， 即
“

派通事等迎至多伦巴 图尔一 同照料 ， 于七月 十九 日

抵达西宁 ，地方官员等拨给奈尔 图等 以盘费 、牲畜 后 七 月 二十九 日 仍 由西宁办事大臣派主事二

名 、蒙古兵二十名护送 ，于八月 二十一 日 出青海地界 经哈密返 回各 自之游牧 。 随后土尔扈特汗霍绍

齐 、亲王车凌乌 巴什等共同呈文伊犁将军保宁称 ：

“

我等所遣人员抵藏 ，为祈祷大圣皇帝之座万万年永

长 ， 叩谒达赖喇嘛 、班禅额尔德尼布施 ， 于大昭各寺皆念经 。 我等之人均蒙达赖 嘛 、班禅额尔德尼摩

顶 。 熬茶之事善终 ，现皆安抵游牧 ，且又得以 由藏请至佛尊者 ， 皆系大圣皇帝之恩也 。 嗣后我等所有

人众皆更愿逸乐安生 ，感激大圣皇帝之恩 。

”④此后 ，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 巴什专程派人至

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臣伍弥乌逊处 请求进献由藏请至之奔巴瓶 呈文称
“

去年 由我等游牧派往西藏之

官员 、喇嘛等 ，于达赖 嘛 、班禅额尔德尼处 ，为大圣皇帝万年奠安念经修成阿济苏 ，供于银奔巴 ，又请

至甘珠尔经佛龛 ，现皆安然返 回游牧 。 嗣后于车凌乌 巴什 、阿咱拉 、恭格车凌等游牧均为大圣皇帝之

万寿永讽甘珠尔经祈祷外 ，赍往 由藏请至阿济苏奔 巴一只敬谨进献 ，请参赞大臣处代为转呈大圣皇

帝 。

”⑤伍弥乌逊见亲王车凌乌 巴什真诚感激 ，遂答应代为进呈 ，乾隆帝收到奔 巴瓶 ，赏亲王车凌乌 巴

什
“

哈达一方 、俐玛佛一尊 、缎二匹
”

。
⑥

第三次赴藏熬茶则是在十余年之后 ，嘉庆十年 （ ， 土尔扈特汗霍绍齐请求次年派人赴藏熬

茶 ，亲王车凌乌 巴什面见将军松筠询问相关事宜 ，并请亲 自 带人前往 。 九月 初二 日 ，伊犁将军松筠奏

称 ：

“

自 乾隆五十九年 土尔扈特等赴藏熬茶以来 ，现已有十年 。 是故 ，适才土尔扈特汗霍绍齐报

请明年派遣五十人 ，且今亲王车凌乌 巴什报请明年派遣四十人 。 其余土尔扈特王 、 贝勒亦派人熬茶 ，

相应俟彼等报齐后 ，奴才再照例代为请 旨具奏 ，遣往办理 ，

”

到年底时 ，各地拟派人数为 ：

“

哈喇沙尔 、

塔尔 巴哈台 、库尔喀喇乌苏三处土尔扈特 、和硕特汗 、王 、公 、扎萨克台吉等共派熬茶僧俗一百四十八

①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 十五 日伊犁将军保宁奏折 。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 初八 日 西宁办事大臣特克慎奏折

③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九年九月 三十 日 西宁办事大臣特克慎奏折 。

④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 十一 日伊犁将军保宁奏折 。

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 初三 日 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臣伍弥乌逊奏折 。

⑥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六十年闰二月二十 日 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 臣伍弥乌逊奏折 。

⑦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嘉庆十年九月 初二 日 伊犁将军松筠奏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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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加之伊犁堪布喇嘛 、厄鲁特等派二十六人 ，

”①准备来年开春启行 。 亲王车凌乌 巴什听到准许其亲

自 赴藏熬茶的消息 ，立即赶到伊犁面见伊犁将军松筠谢恩 ，并提出要带其妻一 同前往 ，但这一要求 以

“

赴藏道路迥远 ，路途间或有瘴气 ，不宜妇人行走 。 尔率尔之次子前往 ， 即带往二十五人 ，若哈屯前往 ，

带往之人更多 ，盘费等皆靡费 。 管束游牧人众者亦重要 ，哈屯不去 ，则两相皆有益
”

等 由被伊犁将军松

筠拒绝 ，车凌乌 巴什表示悦服 ，未再坚持 。 嘉庆十一年 四月 ，

“

车凌乌 巴什及塔尔 巴 哈台 、哈喇

沙尔 、库尔喀喇乌苏等游牧 、伊犁厄鲁特营 、堪布等所派僧俗共一百七十八人 ，

”②在伊犁将军松筠选

派之锡伯总管图伯特照料下 自 哈密启程 ，于十月 初十 日抵达西藏 。 驻藏大臣玉宁等
“

交付济咙呼 图克

图 、噶伦等 ，整备房屋供其住宿 ，照例 由达赖喇嘛商上拨给 口 食米 、盘费
”

。
③ 在藏熬茶期间 ，亲王车凌

乌 巴什呈请由藏延请喇嘛一名携往其游牧念经 ，经驻藏大臣玉宁转奏 ，奉乾隆帝谕 旨
“

土尔扈特如同

杜尔伯特等尊崇黄教 ，著施恩饬交玉宁等 ， 由在藏精通经咒堪布喇嘛内挑选一名 ，准土尔扈特亲王车

凌乌 巴什延往 ， 于其游牧修善事 。

”④因此次年亲王车凌乌 巴什等 由藏启程时 ，驻藏大臣玉宁等令所选

堪布扎木巴克依鲁布随往 ，并
“

另行办理路票颁给堪布扎木 巴克依鲁布及随行喇嘛共十五人 ，各游牧

土尔扈特等及伊犁堪布所派厄鲁特等 ，均交原率领而来之总管图伯特照料 ，

” ⑤于三月 初七 日 由 藏启

程 。 熬茶期间 ，

“

土尔扈特等给达赖喇嘛商上进献金四两三钱 、银七万一千九百二十八两 ，给班禅额尔

德尼进献金一百二十一两 、银三万二千五十三两 ，于前后藏共进献金一百二十五两三钱 、银十万三千

九百八十一两 。

”

此次熬茶 ，亲王车凌乌巴什往返一年有余 ，返回之后 ， 又专程到伊犁见伊犁将军松

筠表示感谢 ，并请来年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 。

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最后
一次即第四次赴藏熬茶是在嘉庆末年 。 嘉庆二十四年 （ ，经

伊犁将军晋昌奏准 ，土尔扈特汗策登多尔济之母哈屯喇什皮勒 、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公阿咱拉等人准

备次年进藏熬茶 ，但到嘉庆二十五年 春启程前 ，土尔扈特汗策登多尔济之母哈屯喇什皮勒因腰

腿肿痛 、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公阿咱拉因 旧病复发而未能成行 ，熬茶一行遂 由
“

土尔扈特亲王恩克济

尔噶勒之母哈屯达巴及塔尔 巴哈台 、哈喇沙尔 、库尔喀喇乌苏 、精河地方游牧土尔扈特 、和硕特 ，伊犁 、

塔尔巴哈台察哈尔 、厄鲁特部所派僧俗人等
”⑦组成 ，

“

由伊犁将军处所派佐领岳克庆阿 、骁骑校德奔

泰护送 ，于本年十一月 二十八 日抵藏 。 其中除 自 西宁来藏途 中病故之土尔扈特 、厄鲁特等部八人外 ，

现有二百八十三人抵藏 。

”

⑥土尔扈特亲王恩克济尔噶勒之母啥屯达巴及土尔扈特 、和硕特各部所派

之人 ，外加伊犁 、塔尔巴哈台察哈尔 、厄鲁特所派僧俗人等 ，在藏逗 留将近五个月 ，期间前往前后藏各

寺庙熬茶布施 最后 留下 人在藏习经 ，其余 人 于道光元年 四月 二十 日 ，仍 由原护送佐

领岳克庆阿 、骁骑校德奔泰率带 由藏启程 。 此次熬茶 ，共于前后藏各寺庙布施
“

金四十二两 、银七万三

千零八十两
”

。 哈屯达巴返 回霍博克赛里后 ， 派其子亲王恩克济尔到塔尔 巴哈台城见参赞大 臣百

顺 ，请求称
“

去年恩克济尔噶勒我之母达巴赴藏 ，于班禅额尔德尼处为大圣皇帝之万年康安念经修成

阿济苏 ，供奉于银奔巴 ，又请至甘硃尔经佛龛 ，现皆 已安然返回游牧 。 嗣后 ，于恩克济尔噶勒我等游牧

均为大圣皇帝之万寿 ，永唪甘珠尔经祈祷外 ，敬献 由藏请至阿济苏奔巴一只 ，故此赍至 ，请参赞大臣代

①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嘉庆十年十二月 二十一 日 伊犁将军松筠奏折 。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嘉庆十一年十一 月 十五 日驻藏大臣玉 宁奏折 。

③ 同上 。

，

④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 二十 日 伊犁将军长龄奏折 。

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嘉庆十二年三月 十五 日 驻藏大臣玉宁奏折 。

⑥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嘉庆十二年三月 十五 日驻藏大臣玉宁奏折 。

⑦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嘉庆二十五年十月 二十 日 伊犁将军庆祥奏折 。

⑧ 同上 。

⑨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道光元年四 月 二十一 日 驻藏大臣文干奏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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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献大圣皇帝 。

”①百顺遂按乾隆五十九年 （ 亲王车凌乌 巴什进献 由藏请至之奔巴瓶之例 ，代

为 由驿递送京城 。 道光帝收到奔巴瓶 ， 回赏哈达 、佛尊 、缎匹 。

三 、霍博克赛里土尔廑特蒙古曾经搁浅的赴藏熬茶活动

回归后的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的赴藏熬茶活动 也有几次因种种原因而搁浅或 中途折 回 。

军机处满文档案反映 ，乾隆五十年 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呈文称
“

先前派人赴

藏时 ，我等游牧人众贫困 ，未能进献物品 、多派人前往 。 今蒙大圣皇帝恩福 各项牲畜孳生繁多 我等

游牧有近二百人情愿 自备资斧赴藏 ，进献伯勒克于达赖喇嘛叩谒 ，为 己故策伯克多尔济 、奇哩布等念

经 、众人祈福 。 趁此之便 ，带往幼童数名 习经 ，俟过数年 ，仍行接回游牧外 ，仍求达赖喇嘛 ，带回在藏之

良医 。 若蒙准行 ，则此间牧养骑驮之马驼至膘壮 ， 申年再报明请颁路票前往 。

”②对于呈文中提 出 的派

人赴藏熬茶祈福 、带去幼童学习经咒 、 由藏带回医生三点请求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 以所派熬茶

人数过多 ，塔尔 巴哈台有现成达喇嘛 ，可派幼童去学习 ，霍博克赛里附近其他游牧有医生 ，需要就医可

以去请为 由加 以拒绝 ，乾隆帝也赞同惠龄的作法 于当年七月 初三 日 专降上谕 ：

“

惠龄等如此办理者 尚

是 ， 即便内外扎萨克等有派人赴藏熬茶之事 ，亦不逾一百人遣往而已 ，并无遣往二百余人之例 ，且土尔

扈特等来归 已有多年 ， 已与朕之旧部毫无区别 ，理应知此 。 即便延请医生 、令幼童习经之事 ，伊犁等地

有现成 良医及达喇嘛 ，尽可就近延请医生 、教幼童习经 ， 尚可免去繁琐多人远行 。 此等之事 ，历经将军

伊勒图驳回 ，彼等理应遵照将军所定条例而行 。 著惠龄等将此复行明 白 开示阿克萨哈勒 。 彼等既称

申年方行赴藏 ，相应事尚早 ，此间惠龄等唯遵 旨 留心办理 。

”③此处所说
“

申 年
”

应指
“

戊 申
”

年 ， 即乾隆

五十三年 。 此后不久 阿克萨哈勒到塔尔巴哈台见惠龄 ，经惠龄当面晓 以谕 旨 ，阿克萨哈勒请

求准派 人前去熬茶 ，其他两点则遵例而行 。 派 人人藏熬茶之事 ，此后未再见提及 估计期间阿

克萨哈勒病重 ，到乾隆五十三年 四月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永保前去霍博克赛里视察时 ， 观阿

克萨哈勒之情形 ，人极明 白 ，唯说话时舌软无力 ，偶或言语不清 ，虽似粘痰之症 ， 然于脚无妨 ，仍能活

动 。 其游牧除阿克萨哈勒外 ，仅有车凌乌 巴什 、恭格车凌两名扎萨克 ， 皆年轻未曾经历事 ，办理游牧事

务 ，倘阿克萨哈勒在前指导办理 ， 明 白事之轻重 ，且其人众亦皆心服 。 车凌乌 巴什即其亲生之子 ，亦无

不听其言之处 ，今其病情 ，并非完全迷糊不明事 ，相应 尚暂不必易人 ，仍令办理扎萨克之事务 ，似于事

有益 。 故奴才将此情晓谕于阿克萨克勒 据阿克萨哈勒言称 ，我亦虑此等情 由 ，唯我现患有病 ，仍一味

承领皇上所赏俸禄 留恋盟长印 ，委实于心不安 ，极为惶恐 始方如此 冒然考虑 ，今参赞大臣既如此交

付 ，相应我但尽心竭力勤勉 。

”

也许因为盟长阿克萨哈勒患病 ， 亲王车凌乌 巴什年幼 ，

“

申 年
”

熬茶之

事就未再提及 。

乾隆五十七年 ，土尔扈特汗策林纳木扎勒 、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 巴什等请求派人赴藏熬

茶 ，经伊犁将军保宁具奏获准 。 土尔扈特所派熬茶人等 自 三月 十五 日 开始从各 自 之游牧地启 行前往

哈密 ，于四月 十四 日 由哈密启 程东行 ，但土尔扈特人众在前往哈密的途 中 ，乾隆帝 巳经有道谕 旨 ：

“

保

宁奏土尔扈特汗策林纳木扎勒等派人赴藏熬茶一事 蒙古汗 、王等派人前去 叩谒达赖喇嘛 、 班禅额尔

德尼熬茶者 ， 系尊崇黄教之蒙古等旧例 ， 虽属可行 ，然今正值藏地征剿灭廓尔喀贼用兵之际 。 彼等赴

藏 ，沿途需有官兵照料 ，且抵藏后亦需关照彼等 。 彼等请求派人之初 ，保宁理应暂加制止 ，俟大功告

竣 ，再行遣往 。 保宁缘何未虑及此耶 。 现藏地正在用兵之处 ，保宁 岂有不知乎 。 著寄信教训保宁 ，仍

①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道光元年十一月 二十五 日 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 臣百顺奏折 。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年六月 初七 日 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奏折 。

③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年八月 初六 日 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奏折 。

④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 二十一 日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永保奏折 。

— —



清代篡 博 克 赛 里 土 尔 扈 特 蒙 古 赴藏 熬茶活 动 初探

寄信奎舒 ，将截留彼等明 白 晓谕 ，俟功成再准赴藏 ，

”①哈密办事大臣接奉此道谕 旨时 ， 土尔扈特熬茶

人等业 已行至哈密所属 岗大营子地方 ， 经陕甘总督勒保札饬靖逆营游击派员转谕 ， 于十八 日 返 回哈

密 ，之后陆续返 回各 自之游牧 ，亲王车凌乌 巴什所派赴藏熬茶人等于六月 抵达其霍博克赛里 。

道光二十三年 十二月 ， 因哈喇沙尔 、塔尔巴哈台 、库尔喀喇乌苏等处办事大臣咨称各 自 所

辖之护理土尔扈特盟长印福晋喇什皮勒呈请明年率领其孙汗那木扎勒珠尔默特策林及其妻德勒克济

特赴藏熬茶 ？亲王恩克济尔噶勒 、郡王那木扎勒车登 、精河土尔扈特贝 勒 巴 图纳逊之妻德木伯乐勒等

皆请亲往 ， 以及公 、 贝 勒 、扎萨克 、 台吉等亦派属下人等随同喇什皮勒前去熬茶 ，伊犁将军布彦图遂就

此事奏称
“

将其随行人员 、各游牧派往熬茶及学习经咒之喇嘛数 目 ， 由奴才处概行酌减 ，连同伊犁察

哈尔 、厄鲁特营僧俗在内 ，共为二百余人 俟明春返青令其起程时 ，仍照先前办理之例派委明事通晓蒙

语之员二人照料起程 ，先行咨行各该地方大臣等 ，令彼等于明年四月 内均抵达哈密 ，交付伊犁所派诸

员护送 。 谨将此预先具奏 ，命下之 日 ，奴才照例咨文路经各处大臣 、驻藏大臣等 。

”②此事虽经奉 旨允

准 ，但次年临近启程 ，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臣湍多布咨文伊犁将军布彦泰称
“

霍博克赛里游牧土尔扈特

亲王恩克济尔噶勒双腿虽皆肿痛 ，不便骑马 ，然 尚堪办事 惟不能赴藏 ，亦不派遣随从人员 。

”③布彦泰

认为
“

土尔扈特亲王恩克济尔噶勒请于本年赴藏熬茶者 ，亦系其虔笃之诚意 。 今其双腿肿痛不能骑马

者实 ，相应奴才等照依其呈文 ，免土尔扈特亲王恩克济尔噶勒赴藏 ，在游牧治病调养 将拉特那 巴 咱尔

署理盟长印 、扎萨克印仍移交恩克济尔噶勒办事 ，其随往人员亦加制止 。

”④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

此次赴藏熬茶因此而搁浅 。

四 、清廷关于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活动的相关规定

纵观清代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的赴藏熬茶活动 ，无论成行或搁浅 ，每次都是与其他土尔扈特

各部共同进行的 ，未曾独立进行 ， 因此所有关于赴藏熬茶活动的规定都是针对土尔扈特各部而言的 。

关于费用 。 回归后的土尔扈特蒙古第
一次赴藏熬茶 ，是在其回归不久 ， 因此清廷考虑其部众财力

有限 ，除由各个游牧地到哈密是 自 费外 ，从哈密到京城 ，再从京城到西藏的费用均 由官 出 ， 即按
“

先前

护送厄鲁特 、 回子等之例 四人合给车
一

辆 、每天每人各给行粮一斤 。

”⑤这应算是
一

次特例 ， 因为乾隆

帝当时有 旨 ：

“

派人赴藏熬茶 、 叩谒达赖喇嘛者 ，均系为其私事 。 是故 ，凡有蒙古等派人赴藏 ，无需官为

办理 ，均经具报 自备资斧前往 。 唯渥巴锡等人 ，乃甫来归附之人 在在均未服习 ，且称此为初次派人赴

藏 ，相应著即照舒赫德等所奏 ，官为办理遣往 ， 嗣后不准照此办理 。 倘官为办理遣往 ，彼等不知足 ，必

致每年派人遣往 ，则即非事也 。

”⑥正因为如此 ，到乾隆五十六年 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提出

来年派人赴藏熬茶时 ，请求借支两年的俸银 ，并分作两年扣完 。 乾隆帝因此降 旨 ：

“

策凌纳木扎勘等于

明年 自备资斧差人赴藏熬茶 即照保宁所请借支俸银二年 ，但所借之俸￥作二年扣完 ，于伊等生计未

免稍形拮据 ，著施恩作为四年减半坐扣完结 。

”⑦此后借两年俸银分四年扣完遂成惯例 ，未曾改变 。

关于期限 。 回归后的土尔扈特于乾隆三十七年 底第一次派人赴藏熬茶 ， 由 于先去京城再

去西藏 ，程途遥远 ， 因此直至乾隆三十九年 春方返抵哈密 ，前后跨了三年 。 此后都是路经青海

①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 二十七 日 军机大臣和珅致伊犁将军保宁寄信上谕 。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 四 日 伊犁将军布彦泰奏折 。

③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道光二十 四年六月 二十七 日 伊犁将军布彦泰奏折 。

④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道光二十 四年六月 二十七 日 伊犁将军布彦泰奏折 。

⑤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 十三 日 哈密办事大臣 明起奏折 。

⑥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 二十七 日 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奏折 。

⑦ 《清高宗实录 》卷 ，第 页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 庚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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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去西藏 ， 因此一般都第一年春离开游牧地 ， 于次年返 回游牧地 ，未再见有跨三年的 。 至于每次赴

藏熬茶的相隔时间 ，开始并无规定 ，根据土尔扈特的请求予以办理 。 乾隆五十七年 令土尔扈特

熬茶人等中途返回时 ，乾隆帝谕令伊犁将军保宁制定章程 ，准十年或逾十年派一次 。 接而保宁奏称 ：

“

查得 ，土尔扈特 、和硕特等 自 三十七年派人赴藏熬茶 已有二十余年 ，故今始行派人 。 虽未派人照管 ，

唯土尔扈特等性极尊崇黄教 且此数年仰承圣主豢养之恩 已极宽裕 ，其游牧之力迥异于前 ，故此次携

往之布施银即有十万两余 ， 嗣后诚难不派人赴藏熬茶 。 倘不定一章程 ，任其前往 ，亦有未便 ，相应奴才

拟定 嗣后土尔扈特等若呈请派人赴藏熬茶 ， 巳逾十年 ， 则准遣往 ；若在十年内 ， 则驳回不准
”①奉 旨

照准 。 此后的土尔扈特人藏熬茶 ，其相隔时间均在十年以上 。

关于人数 。 入藏熬茶 ，作为土尔扈特回归后一个常态化的活动 ，入藏人数开始时并无定数 ，后来

才有基本的规定 。 第一次赴藏熬茶派 了 人 ，后来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请求于乾隆

五十三年 派人赴藏时 ， 以第一次去时财力所限未能多派人去为遗憾 ，要求派往 人 ，被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驳回 。 乾隆帝很是赞赏惠龄的做法 ，降 旨 ：

“

惠龄等如此办理者尚是 ， 即便内外扎

萨克等有派人赴藏熬茶之事 ，亦不逾一百人遣往而 已 并无遣往二百余人之例 ，且土尔扈特等来归 已

有多年 ， 已与朕之旧部毫无区别 ，理应知此 。

”②阿克萨哈勒闻听这道谕 旨 将人数减至 人 。 到乾隆

五十七年 ，虽曾规定
“

其遣往人数 ，各游牧统共不得超过百人 其留藏习经者 由 台吉之子弟 、

众 嘛内 ，挑其聪慧英俊者 ，不得超过二十人遗往 。

”③但观其后所派人数 ， 除乾隆五十八年 （ 人

数不详外 ，嘉庆十一年 为 人 ，嘉庆二十五年 为 人 ，均超过了此数 ，可见有关人数

的限定并不是绝对的 。

关于路线 。 土尔扈特熬茶者的人藏路线 ，只有第一次是特殊 ， 即在哈密集齐后先到京城 再由京

城进藏 ，其余都是被派往熬茶的人根据路途的远近先由各 自 的游牧地 出发 ，统一在哈密集合 然后从

哈密启程人青海界 ，再由青海人藏 ，返回亦如之 。

关于护送 。 遇有土尔扈特派人人藏熬茶 ，管理土尔扈特各个游牧的清朝官员都会派官兵护送至

哈密 ，伊犁将军则派官兵到哈密接管 ， 由此全程护送 ，进人青海界 西宁办事大臣派官兵护送至西藏

界 ，再由驻藏办事大臣所派官兵迎送 ，甚至第一次赴藏熬茶时 由 于到京城后再进藏 ，还曾 由理藩院增

派主事 、笔帖式 、领催等伴送到藏 ，程途提供有绝对的安全 。

结 语

总之 ，对笃信藏传佛教的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而言 赴藏熬茶 ，是其宗教信仰使然 ，也是其宗

教活动的一种重要仪 ，从其首领到部众都十分重视 ，企望能够实现 ， 以满足精神层面的一定需求 。

清廷十分了解和尊重他们的信仰和愿望 ，每当他们提出赴藏熬茶的要求后 ，若无特殊情况都要仔细筹

划 ，精心安排 ，故而土尔扈特蒙古在回归后得 以 四次顺利进藏 ，实现了拜见达赖喇嘛 、班禅额尔德尼的

愿望 ，获得了精神的慰藉 。 另外 ，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讲 ，清廷也十分重视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一事 ，

逐渐建立了 比较规范和系统的制度 从而保证了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活动的长期有效地进行 。 同

时 ，从统治的角度来讲 ，清廷髙度重视和精心安排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活动 ，无疑受到土尔扈特蒙

古部众及西藏宗教人士的认同和信服 ，从而有助于妥善处理民族和宗教关系 。

责任编辑 奥其

①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七年闰 四月 十八 日伊犁将军保宁奏折 。

②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年八月 初六 日 塔尔 巴哈台参赞大臣惠龄奏折 。

③ 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乾隆五十七年闰 四月 十八 日 伊犁将军保宁奏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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